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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睡的大固其固

  又是一个冬天。又是一个冬天中日落的时刻。   太阳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一屁股沉坐到山下去了。云霓以

它宏大、壮阔的气势 和美丽的姿容，从西南角一直扯到西北角，沸涌了整个西边天。那云霞红中间灰， 灰中

添粉，缭缭绕绕，宛若升腾在大地的一团火焰。   云霞的上面是灰白惨淡的天，它的下面，则是生长着樟子

松林的青黛色山峰， 山峰的下面是无际的、一直伸向东方的原野。在原野的起点上，兴起了一座县城。

  再往东，山峦便兵分两路地向前延伸着。一路顺东北方向起伏跌宕，一路沿东 南方向平缓滑行，一直绵亘

十余里，两路兵马才骤然相接在一起。之后，没有动一 枪一炮，便又拉开阵势，各抱地势，盘盘囷囷地向东

挺进。   我们要讲的这个小镇，是远离县城十余里，正处在两脉山交接处的葫芦口似的 地方。   它的地势

比较高，站在这里，可以望见远处的县城。此刻，这幅巨大的云霓画 卷，就好像飘拂在小镇脚下的一条方

巾。而那座县城，由于受了天色的影响，如同 海市蜃楼一般，模模糊糊、忽隐忽现地闪烁着。百户人家的小

小山村里，正过着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单调、刻板的傍晚生活。   板夹泥小屋居多，这是小镇诞生的纪念

物；北山墙换上砖的房屋有十多座，属 于更新中小镇的第二代产物；而独一无二的一幢大红砖房，威风凛凛

地挺在那里， 是上级为这所小学筹建的。它的原因并不复杂，在一次大暴雨的袭击下，小学校那 摇摇欲坠的

房子的山墙倒塌了。当时学生们正上课，砸伤了五人，所幸没有死亡的 现象发生。县里主管教育的同志不得

不把这所学校的校长三番五次递上来的、厚厚 一叠的报告郑重打量一遍，不无慷慨地拨款救“灾”。红砖房

犹如鹤立鸡群，是小 镇人们的惟一骄傲。此刻，在小镇的一条幽僻的深雪巷中，传来了相面人摇铃的声 音。   

嘎吱嘎吱⋯⋯铃铃、铃铃铃⋯⋯大头鞋踩雪的声音和铃声交糅在一起，向小镇 的人们进行着最后的乞求和诱

惑。   然而，哪一家的大门也没有再打开。也许是人们对他厌烦了，也许是饥饿的肚 皮正在促使人们全力以

赴地忙着晚饭，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没有人再把这 相面人请进屋来。他也就像笨拙肥胖、浑身乌黑

的北极熊一样，慢吞吞地步出小巷， 踏上公路，心满意足地拍着腰包下山了。   云霓变暗了，那红颜色在逐

渐减淡，而乌青的颜色却浓重了，天也更灰暗了。

  媪高娘坐在炕沿上，一遍一遍地摆着扑克，她的孙女楠楠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奶奶，饿死了，我先吃了。”   “嗯，吃吧，去吃吧。”   她仍旧在倒扑克、抽对儿。一络白发飘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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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皱纹的额头上。   “对圈，嗯，好，有贵人。再抽一张看看。”   她自言自语着，嘴角挂着掩饰不住的笑

意，又抽出一张。   “红桃尖，好，好！圈配尖，贵人指路，又是红的，能走通！楠楠，给奶奶端 碗饭

来！”   媪高娘兴致勃勃地把扑克捋在一起，在炕沿上敦了又敦，齐刷刷地装到盒子里。

  楠楠答应着，盛了一碗黏黏乎乎的大楂子粥，递给奶奶，又从咸菜缸里拽出一 截黄瓜咸菜。   她们就这样

开始了晚饭。楠楠吃得很快，她放学时和同学们约好了，今天晚上 去刘小娜家看电视。听小娜说，电视上的

人可清楚呢，一蹦一蹦的，有的唱歌，有 的演戏，还有的说相声。她还说那电视就跟她家装小鸡的纸盒箱子

一般大，一通上 电就能看见人。“奶奶，我上小娜家去了。”“嗯。”“她家有电视，她让我们都 去

看。”“嗯。”“奶奶，你也跟我去看电视，行吗？”“嗯。”“那你就快点吃 啊。”“嗯。”

  媪高娘不住地嗯啊着，仍然慢条斯理、心不在焉地吃着，她有她的心事。其实， 孙女究竟说了些什么，她

一点也没听进去。   在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当儿，她听到了相面人的摇铃声。她叫住了他，把他带 进另一家

——   那使小镇所有的人都恐怖的魏疯子家。   他是一个专爱捏老鼠的疯子。他年轻时是开小火车的，一

次，开到与公路交叉 的路口，一辆汽车抢道，两车相撞了。他是遇难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他从此便疯了， 被

送去北安治了两次，仍然不见有起色。他的妻子被他亲手杀死了，两个孩子由姥 姥家接去抚养，这魏疯子就

一个人生活在这里。   他的邻居就是媪高娘。   刚住进这里时，魏疯子倒也安静了许多日。可是有一天，他

突然又犯了病，手 里拎着两只老鼠，连蹦带跳地跑到院子，大喊大叫，折腾了一两个小时，一直也没 有人敢

上前拦住。后来，他咬牙切齿地把老鼠捏得吱种直叫，而后哈哈大笑地说：

  “啊哈，你再也不能欺负我了，我把你捏死了，捏死了！你这灾星，灾星！啊 哈哈⋯ ”   他高高地挥着

胳膊，那样子，简直像个因为得了胜而发狂的拳击家。   他就这样一次一次地表演类似的闹剧。只要小镇上

一响起这种声音，人们便赶 紧关门闭户。年老的人说，这是一种会带来灾难的叫声。只要他一出现，人们便

惊 弓之鸟似的逃散了。   媪高娘是年轻时就丧了偶的。她的三个儿子都在县城上班，大儿子把女儿楠楠 放

在这里与奶奶做伴。她开了一个豆腐店，每天卖豆腐的时候，魏疯子都准时地站 在门口，伸出手，要上一

块。   只有媪高娘敢接近他，他也只听媪高娘的话。   相面人说，疯子是小鬼缠了身。因为出事的岔路口旁

边有几座荒坟，那些小鬼 就化成老鼠来出气索命了，而疯子又把老鼠捏死了，这样，附在他身上的鬼气就更 

大了，很需要吃一次还愿肉。不然，疯子就会招惹来所有的老鼠，使这个小镇都遭 殃。   温高娘虽不十分相

信会有此事，可她的心里仍然是咯咯噎噎的。倘若真的，那 这小镇不就变成一个鼠镇了吗？她越想头皮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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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心也好像让麻绳给揪起来了， 难受得不得了。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像见了救星，抓住了救命的稻

草似的， 不停地央求着：   “先生，老先生，快行行好，使个法吧。我们这老骨头老肉的倒不怕，死也就 

死了，快爬到黄土边了，可娃娃们多啊、小啊，行行好吧。”   是的，自从小镇诞生的第一天起，这里就约

定俗成地成了一个老人与孩子生活 的世界。那时，有了劳动能力、能自己挣口饭吃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由于

没有升学 考学之“忧”，都报名就业了，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大森林，清林、伐树，住在男女 之间只隔着一张

草席的帆布帐篷里。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结婚、 安家、生儿育女，他们开辟了自己生活

的新天地，理所当然、不无骄傲地做着诞生 地的太岁爷。而孩子们再大一些，就送到小镇上，由父母亲戚抚

养，直到上完小学。

  多少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   媪高娘喜欢孩子。由她亲手接到这个世界上的娃娃，算起来能编成一个班

了。 一想到孩子们将要由于一个疯子而受到连累，嫩嫩的脸蛋将要被老鼠所啃啮，她就 心疼得直哆嗦，她怎

么能不乞求呢？   相面人也现出很焦急的神色，叹了口气说：   “做还愿肉吧。杀一头猪，请来男女老少都

吃，就把灾吃没了。”   “灵吗？”媪高娘站了起来，有些疑惑地问。   “心要诚，方可灵啊。”   她依

照他的吩咐给了他三十元钱。因为相面人说要由他亲手买布，给魏疯子做 个“替身”，到了日子，就把它送

走。鬼气驱散，疯子也就会好了，小镇也就会得 救了。   几十年的生活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不管它多

么的贫瘠和荒芜，她还是爱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发自内心地爱着。一想到一次还愿肉可以解除还未

降 临到小镇的弥天大祸，她就是做什么也舍得出来的。此刻，她用整个身心，虔诚地 这样想着、做着，为魏

疯子，为孩子，为小镇。   这“贵人指路”不是清楚地向她预示了这些吗？她喝着粥，可眼睛却盯在扑克 

上。她真的把那相面人当做指路的“贵人”了，她感激他，甚至又深深地埋怨自己 给人家的钱太少了。   

“三十元，太少了。能买一个小镇人的命啊！”   她不由又自言自语起来。   “奶奶，你真磨蹭，天都黑

了！”   楠楠见媪高娘嘟嘟哝哝地自顾说起话来，不由得生气了。   媪高娘终于听进了孙女的话，她连忙笑

吟吟地说：“着什么急，大长的夜。奶 奶牙口不好，你就不知道心疼？”   说完，她故意绷起脸。   “那

人家电视都要开演了，我都找不着座了。”楠楠好不伤心。   这一下倒使媪高娘想起了刘合适家买电视的

事。县里修电视塔已经有一年了， 而小镇的人们却没有一家买电视机。并非是人们手里没钱。这小镇的老

人，几乎每 一家都多子多女，这些生龙活虎的棒劳力，承包之后，钱票子一把一把地往家里捎。 况且老人们

夏季种个菜，每天也卖个块儿八角，短不了手上花的。有的人想买，可 因为没有人打头，不愿意丢人现眼；

也有的人认为买那玩意没用，整天闹闹哄哄的， 连个清闲劲都没了；也有的人想买，可却又舍不得花钱。   

媪高娘呢，她是想，钱应该用到当用的地方，不能胡乱花。就说这房子吧，确 实是泥坯都掉了，柱脚也朽

了，下雨天纸棚直往下漏水。儿子早就说要翻盖一下， 她硬是不肯。一则花钱太费了，二则这老屋多少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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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住了，觉得舒坦、服帖， 若换个空荡档的大房子，只怕连觉都睡不着呢。再说，这做豆腐的人家，用这

样的 小屋最合适，因为驴拉磨时总要把屎拉到地上，鸡呀、鸭呀的也愿意往屋里钻，显 得活活生生的，多好

啊。更重要的，是她心里有她的隐秘，常言道：盖房看位。这 盖房里可有大道理呢，万一动错了土，惊了

神，地没了灵气，人就是活着也不兴旺， 整天病病歪歪的，岂不是反福为祸，后悔都来不及的吗？   房不

盖、电视也不买，她心里有她的盘算。可刘合适家买电视，她可是一点也 没料到的，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刘合适是小镇上有名的拉泡屎也要跑回自己家厕所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总 是挖空心思地想占个便宜，哪

怕是一丁点的便宜。人们都说，“吃亏”这个词与他 向来无缘，他的眼珠一转，就会生出好多道道来。所

以，也没有人再记得他的名字 叫刘成贵，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合适”。年轻的与他平辈的称他为“合

适兄 弟”，晚辈的孩子都唤他为“合适爷爷”。他听后，不但不恼，反而高兴地对人家 点头哈腰地施礼，不

无欢喜。   媪高娘对他的印象很坏。   文化大革命时，他曾告状说他的邻居——就是现在的小学校长，是苏

修特务。 证据是：他家每天晚间都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声响，类似电影上发报机发报的声音。 这下可苦了那

位干巴瘦的校长，他整日被审讯、批斗，他暗自发誓再也不研究什么 无线电了，对那些红红绿绿的软线，东

一条，西一根，你是无法对他们解释清楚的。

  两家子过去本来不错，连院子都是通着的。夏日时各放一个方桌在地中央吃饭， 晚饭后，就合拢起一堆青

草，烧出团团的浓烟来熏赶蚊子，天南海北地谈个痛快。 可是这种日子因此而宣告结束了。老校长进了干

校，他的老婆一气之下，虎着脸率 领一家子人把大门外的两大垛柈子搬进院子，十万火急地筑起了“院

墙”。   两家相通的平展展的大院子从此便被一垛高过屋脊的拌子给残忍地切成了两半。

  刘合适叫苦不迭，这倒不是因为他怜悯老校长一家人，而是犯愁这高高的“大 墙”挡住了阳光，他家的院

子在上午的时候简直跟牢狱一般。   就是现在，老校长重新走马上任了，那垛柴禾也还是坚如磐石，岿然不

动。记 得有一次老校长提议说要把它拿下一些，嫌这“墙”太高，看着也别扭，好像连新 鲜空气都透不过

来。这话刚一出口，便被他老婆骂了个狗血喷头：   “老贱种！好了伤疤忘了疼！”   “墙”西面的刘合适

听此言后，第一次感到伤心了，他吸溜着鼻涕，对老伴说：

  “谁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那时都那么干，我也就随大流，赚了个老积极的名。 我可是一心一意地那么想

啊，人家要求咱们那么做呀。可现在，又倒了个个儿，我 就是神仙也算不出会有今天啊。”   “你总是吃屎

也抢不上热乎的！”老伴把鸡食盆狠狠地摔在院子里。   刘合适蒙着头，孩子一般呜呜哭起来。   他买电视

了，他有钱，可谁稀罕上他家去看？   媪高娘连忙教训孙女：   “别上他家去看，有什么看头！在家好生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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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要不帮奶奶挑豆子泡上，明早 还要拉磨呢！”   “我不，我去看！你说要跟我去，又变卦了，你糊弄

人，我自己去！”楠楠抓 过头巾，气鼓鼓地推门跑了。   “真是孩子，真是孩子⋯ ”媪高娘无可奈何地摇

头叹息着。   天全黑下来了。那条飘在西边天的大红方巾让夜给烧毁了。天上没有月亮，只 有星星在鼓着腮

帮唱着那永远唱不完、也永远没有人会听懂的歌。楠楠小跑着，她 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深雪巷中，回响着嘎

吱嘎吱的踏雪声和急促的拉风匣似的喘息 声。她感觉到星星在跟着她一同跑，而且星星总也撵不上她，她总

是占绝对优势地 跑在前面。她得意、高兴，想对着这条幽僻的小巷喊几声，她觉得自己的四肢是那 样活沷有

力，她的全身心也感到轻松、自由和快活。她一头撞开刘合适家的大门， 拼命地挤到前面。立刻，她就被这

个与装小鸡的纸盒箱一般大的、能有人说话的、 靠电来支配的玩意吸引住了。   媪高娘悟了被，凑在十五度

的昏黄的电灯泡底下，一边拣豆儿，一边想着还愿 肉的事。   她算计着隔一天后就把猪宰了，逢个星期天，

招来人一起把它吃完了，也算了 却了一桩心事。她觉得越快越好，因为在没有做之前，相面人所讲的耗子精

随时都 可能引起一场灾祸。如果说开始时她是着信若疑的话，那么现在，她是确信不疑的 了。她越想越觉得

那个人的话说得对，她的心也就越着急和发慌；这时，又恰巧赶 上一只灰溜溜的老鼠从洞中爬出来，给她看

见了。她立刻赔着笑脸，道：   “别生气，别生气。后天就给你送吃的。”   果然，那老鼠噌地蹿回洞里

了。她再也没有心思干下活去，便又坐到炕头上诚 惶诚恐地摆起扑克来。   电视放完了。一屋子密密麻麻的

人潮水般地涌出屋子。刘合适扯着楠楠手，一 直把她送到家门口。   楠楠闩好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子，她

以为奶奶已经睡了。   “楠楠，回来了。”   媪高娘放下扑克牌，打量着孙女：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

晶晶的，抑制不 住的兴奋和喜悦挂在她弯弯的眉梢和含着笑意的嘴角上。她一把抓过奶奶的手说：

  “奶奶，可好呢，电视，什么都有。有养鸡的、有打拳的、还有说外国话的呢！”

  “我不爱听，快睡觉吧。”   “奶奶，还有，还有⋯ 人和人搂脖亲嘴的呢，就是这样— ”   说着，楠楠

扑到奶奶怀里，双手勾住她的脖子，娇憨地嘬着嘴亲了奶奶一下。

  媪高娘笑骂了一句：“长大了不是个好东西！”   “那现在我是个好东西！”楠楠毫不示弱地答道。   对

着这个只有十岁的小乖孙女，媪高娘直笑得流出了眼泪。   楠楠今天一点睡意也没有，她翻来覆去地骨碌着

身子，缠着奶奶给她讲个故事 听。   “我给你讲个大固其固的故事，可短呢，你保管愿意听。”那是干涩无

力的声 音。   “那就快点讲吧。”清脆的童音在回答。   “大固其固，就是咱这个地方过去的名，那是⋯ 

”   “这个地方过去的名？奶奶？”   “是啊，你爸爸可能都不知道呢。”   “它怎么叫大肚（固）其肚

（固）呢？是它的地方跟大肚皮一般大吗？”   “不是。那是鄂伦春语，它的意思说是有大马哈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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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嗯，真好听。接着讲啊，奶奶。”   “大马哈鱼鳞黑个大，长在呼玛河里，可烈獗着呢，一生下

子，它就死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听人说啊。你爷爷那时在呼玛河放排，在源头见过许多大马哈鱼死在滩 头

上，肚子下的鳞片都被砂石磨掉了。”   “那为什么呢？”   “要找到水旺的地方产子啊，没游到，就死

了。”   “那它死时一定很难受吧，它没生出子来。”   “谁知道呢。好了，楠楠，不讲了，困了。”   

楠楠也不再追问。她睁大眼睛向上望着，她什么也没望见，上面漆黑漆黑的。 她便又仰过身子，望窗外，她

终于望见了星星，望见了可以消除她恐怖感的亮光， 她才敢大胆地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忆那过去的事⋯⋯   

“钓呀钓，大马哈，长长的竿，弯弯的钩。谁要喝鱼汤，跟我上这来。”   魏疯子时常在日落时扛着一根柳

条棍，上面挑着从卫生所的垃圾箱里扯来的污 秽的纱布，一瘸一拐地往塔头甸子走去。   楠楠和小伙伴总是

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悄悄地看他去做什么。   从小镇往南走去，是一片碧绿的塔头甸子。塔头墩上的青草

一撮撮茂盛地生长 着，塔墩之间有浅浅的水洼。野鸭子和雀时常把窝做在松软的塔墩上。   魏疯子每次去都

是坐在深草丛中，把竿子插在地上，对着碧蓝澄澈的晴空召唤 大马哈鱼。一次，他发现了一窝野鸭蛋，他兴

高采烈地抱了回来，一路高叫着：   “大马哈变成蛋了！蛋能抱鸡了！鸡能下大马哈了！”   楠楠他们就跟

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吆喝：   “魏疯子，大傻瓜，坐在草堆钓小鱼，钓不着小鱼碰了蛋，拿回家去煮煮

吃！”

  他们飞也似的跑，直跑到他的前面，转过身来，倒着走，七嘴八舌地对他说：

  “你怎么不去呼玛河钓鱼呢？”   “塔头甸子再往前走就是呼玛河。”   “那里面才有大马哈鱼。”   

魏疯子停下了，愣了半晌，忽然哭了起来：   “呼玛河不和我好了！呼玛河不和我好了！”喊罢，就抱头狂

奔起来。一直回 到家中，又拎出两只老鼠，把它们牢牢地攥在手心里，在院子里大嚷大叫。   从那以后，小

镇的人们都像惧怕魔鬼似的躲避他。都说他不但疯，而且让鬼迷 住了，虽然说谁也没见过鬼。   楠楠奇怪的

是魏疯子为什么总捏老鼠。他屋子里的老鼠为什么那么多呢？他现 在怎么不钓大马哈鱼去了呢？是冬天的缘

故吗？他怎么不常闹了呢？   星星仍然鼓着腮帮在唱。可楠楠一点也没听进去。映衬星星的还是那蓝黑蓝黑 

的天幕。   她又想起了怀德叔的话。怀德叔是和魏疯子在一个车辆段工作的。去年他来小 镇上买秋菜，说魏

疯子在出事的那天早晨，曾对他讲，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老 鼠围着他的身边转，恐怕要遭灾呢。可不

是，那天真的出了事！   楠楠想，可能出事的时候魏疯子一下子就想到老鼠了吧？他现在可能还唯一朦 胧地

记着那件事。他总捏老鼠，一定是因为老鼠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家鼠多，一定 是他发狠把它们都养起来，然



file:///G|/暂存文件/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1.txt306.txt[2010/4/6 20:31:18]

后再亲手把它们消灭掉。是这样吗？   她想得不耐烦了，就转过身，睡了。   大固其固的夜，多沉静。风儿

不吹，树儿不动，鸟儿不鸣。塞满了雪的大山静 穆地立在那里，立在这广漠的苍穹之下。   又是这样的一天

过去了。   星期日终于到了。   一大早，媪高娘就请来了杀猪的。十点左右，小屋里就到处都洋溢着煮肉的

香 气了。她今天像给儿子娶亲一样的高兴，请来了一茬又一茬人，又感激非常地把他 们送出去。她觉得孩子

们得救了，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疯子也该好了，该过 正常人的生活了，鬼气消散了，小镇复活了！   

是的，太值得了。一头猪，换来了这么大的收获，使得人们都高兴起来，让人 觉得多舒心啊！   当她送走了

最后一批食肉者后，她忍不住哭了。   收拾了碗碟杯盏之后，天也就要黑了。冬天的夜总是老早就厚着脸皮

挨过来， 才四点钟，那天就灰蒙蒙的了。火一样的晚霞，渐渐地消散了。   夜来临了。媪高娘极有兴致地泡

上豆子，又把豆腐包洗好。晾上，之后，用抹 布抽打着结在墙上的那层细密的水珠。   楠楠正在做功课。她

要赶在演电视之前把它做完。她闷着头，一声不吭地用铅 笔写啊，画啊。   媪高娘做完了活，抽出扑克，又

摆了起来。   “黑桃四，嗯，有坏事，再抽一张，是钩？！小人！小人要坏事，是不是⋯ ”

  她心里怦怦直跳，她马上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她跳下炕，哆嗦着手取来香，从 柜上拿起火柴，风急风火地

向外走，匆忙中，竟踢翻了脸盆。   “奶奶，你干啥去？”   “到院子里，别出声。一会就回来。”   她

推开门，出去了。楠楠觉得奇怪，就追到门口，拉开一条门缝：   媪高娘在与魏疯子的院子相隔的拌子垛前

停下了。她把香插在雪地上，划了好 几根火柴才把它燃着，然后跪下，嘴里叨咕着什么。寒冷的空气里散发

着一股浓烈 的香气。   看着，看着，楠楠禁不住要笑出声来。她刚要吓唬奶奶一下，猛然望见柴禾垛 上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她马上认出那是魏疯子。她张开嘴，想告诉奶奶，可就在 这时，魏疯子突然哈哈大笑起

来：   “我要取豆腐了！”   接着，一块圆滚滚的木头就被他推了下来，正砸在媪高娘的头部，她什么也没 

能喊出来，就一下子倒在地上了。   她很快就停止了呼吸。而就在她死前的一刹那间，她还在内心里深深地

祈求着， 不要把这灾祸带给孩子、带给小镇，让她一个人顶了吧！   楠楠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星光下，

人们把媪高娘的尸体用草席裹上，停放 在院子中。   一个阳光分外充足的早晨，带着铃铛的马车把她运到大

山脚下，她躺在那里沉 睡了。   楠楠想起了，那天光顾杀猪吃肉，没有做豆腐。魏疯子是没吃到豆腐，想要

跳 过来取啊。可她永远也不会明白奶奶为什么要请所有的人来吃肉，又为什么蹲在那 里烧香。   就在媪高

娘出殡后第三天，魏疯子突然失踪了。   还是楠楠把他找到的。他冻死在塔头甸子里。他的四周是塔墩上枯

黄的败草和 塔墩间丰莹的白雪。远远望去，那一个个塔墩宛若一朵朵盛开的黄菊花，而魏疯子， 也好像是卧

在菊花丛中一样。   楠楠要走了，要离开这个小镇了。她和爸爸一起清点奶奶的遗物。他们惊奇地 发现，在

一个塞满了破棉絮的纸箱中，有两摞扎得紧紧的钱，足足两千元！   两干元，楠楠看呆了！她是留给谁的

呢？   同时，人们也在魏疯子的屋子里，发现了另外的纸箱，纸箱里有一窝小鼠。几 个鼠洞前，都放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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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看来，他是让它死而又要它永远存在，以便每时每刻都能 发泄他那永远的一梦之“灾”吧？   楠楠没忘

了向学校告别，也没忘了向校长告别。奇怪的是，老校长送给楠楠的 纪念物是一个故事，而且所讲的这个故

事又与媪高娘所讲的一样，都是讲大固其固 的，也都讲了大马哈鱼。不过，老校长却否定了媪高娘所讲的大

马哈鱼是长在呼玛 河的说法，他告诉楠楠：   大马哈鱼辗转于三个水域之中。每年秋末，成熟的大马哈鱼从

鄂霍次克海成群 结队地涌出，冲向黑龙江巨龙般的躯体里，然后转而奔向喧嚣的呼玛河产卵，卵在 第二年春

变成小鱼，从呼玛河进入黑龙江，再进入鄂霍次克海。   楠楠终于明白了，鄂伦春人为什么把这片土地命名

为大固其固。   她要求老校长，把那“墙”拆了吧，让他家的孩子也上小娜家去看电视。电视 上有许多这里

不曾发生过的新鲜事，让她们去看吧。刘合适不会再诬告你了，不会 了。他不是亲口对她说，买电视就是为

了让大家看吗？   他第一次“吃了亏”，可他也第一次让人感觉到他“合适”了。   又是一个冬天中的一

天。又是日落的时刻了。西边天又烧起了一片红红火火的 晚霞。   楠楠跟在推着自行车的爸爸身后，慢慢地

踱出深雪巷。   自行车在雪地上飞速滑行起来。她把着车把，一直紧紧地把着，眼睛惊喜地盯 着冲出葫芦口

后那宽阔的草甸和一座一座的山峦。最后，她把视线移到那块变得越 来越大的方巾形状的彩霞上，她觉得自

己溶化在里面了。她觉得奶奶、魏疯子，以 及小镇以前所有死去的人，都是那早已死在滩头的鱼，它们的鳞

片部被河石磨掉了， 可还是难免一死。而它们不屈不挠产下的卵，却在第二年春变成小鱼，游出了狭窄 的呼

玛河，进入黑龙江，投入鄂霍次克海宽阔的怀抱中去孕育成熟了。   她真的相信自己是这样一条小鱼。   她

不想再回头去看小镇。她知道，它现在已经伴着夜色沉睡了。老人们总是贪 睡的，而葫芦口似的地方又憋

闷，它更要沉睡了。   不过，她又马上否定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她想到了小娜，想到了老校长家的女 儿。她

们不喜欢伴着它一起再沉睡下去，因为她们喜欢唱，喜欢跳，她们身上是那 么富有朝气和活力，而且她们更

有索取新奇事物时那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的目光！

  那么，她们也一定会像自己一样，变成一条小鱼，一条游出呼玛河，到鄂霍次 克海中成熟后再游回来的小

鱼。   对这点，她坚信不疑。   她的前面是更开阔的土地和无尽的大山。她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望着那鼓着

腮 帮子不停地歌唱的星星。她第一次听懂了她们的歌声，听懂了这首古老、深沉、隽 永的歌。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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